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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困境与转型

齐鹏

（山东社会科学院 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００２）

摘　 要：当前，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面临历史实践积累少、集体共识建构难、合作信任维系难、组织依

托建设难、老人素质保证难、质效提升保障难等多重困境，这些问题仅靠制度建设难以解决。 面对家

庭养老弱化和机构养老认可度低的形势，应积极推动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向以多主体融合为基础的

多功能、专业化、立体式、普惠型社区综合性养老转变。 为此，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农村幸福院机构化、
平台化、社区化和合作化建设；另一方面要完善多主体融合性和合作性参与的政策保障体系，即确立

以社区养老为本的顶层设计，实施以福利偏向为主市场为辅的社区养老政策，建立以社区居民为主

的自治型社区养老队伍，确保农村社区养老机构管理与服务的自治性，提升家庭在农村社区养老服

务中的供给能力和农村老人对社会化养老服务的支付能力，实施农村社区养老智能化与网络化发展

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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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有养老制度及经济条件下，农村应对养老问题面临诸多挑战，如家庭养老弱化、养老服

务供给不足且质效低 ［１］ 、社会保障对农村养老的保障力低且提升慢、农村养老支付能力低①、政
府在农村养老中难担主要责任 ［２］ 等。 为此，中国农民探索并建立了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 从

２０１１ 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 ，到《国务院关于

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

量的若干意见》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 《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 》 《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均对发展农村互助养老作了

明确部署和安排，农村互助养老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但经过数年实践，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

并未带来理想效果。 相当数量的农村幸福院入住率低，甚至停业关门、长期闲置 ［３－４］ 。 以山东

省为例，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全省共建农村幸福院 １００３１ 处，收住老人 １４８２６ 位 ［５］ ，平均 １ 处不到 ２
人。 据 ２０１９ 年山东电视台《问政山东》栏目调查，多数农村幸福院处于闲置状态。 农村幸福院

为何运营困难？ 症结在哪里？ 未来怎样发展？ 分析这些问题，对“十四五”时期健全县、乡、村
衔接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发展农村普惠型养老服务和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能力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
国内学界对农村互助养老也很重视。 从以地区实践为着眼点的以点带面的初步探讨，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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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理论为框架的解释性理论探讨，呈现出逐步扩展和深入的趋势。 从内涵及作用来看，学界

普遍认为，农村互助养老植根于乡土社会，集聚着乡土经济、文化、生活等多样资源，承载着生活

照护、情感慰藉、自我价值追求等多元功能，融合了多种养老模式的特点和优势，创造性地解决

了农村养老服务可得、可及和有效的难题，实现了农村养老由被动式和依赖性家庭养老向参与

式和积极性社会养老转变，契合农村经济现状、养老观念、养老习惯及老人对整合性和连续性养

老服务的诉求，农村互助养老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不仅有利于农村和谐发展，也为应对农村养老

问题提供了思路 ［６］ 。 从定位来看，虽然互助养老在农村养老中的定位尚未达成共识，如第四种

模式 ［７］ 、过渡形式 ［８］ 、重要补充 ［９］ 、农村养老的方向选择 ［１０］ 、符合乡村实际的理性选择 ［１１］ 等，但
互助养老不可或缺的认识已渐成主流。 从问题及对策来看，这是研究的重点。 赵志强 ［１２］ 指出，
农村互助养老存在社会信任度低、供给主体责任缺失及选择性政策实施等问题，须加强服务型

政府建设、改进考核偏好、提高群众参与度及构建整体性养老体系等；曲绍旭 ［１３］ 指出，农村互助

养老认可度低、帮扶效果差、可持续性差，须多元治理；李翌萱等 ［１４］ 指出，优化农村互助养老在

于促进老人增能、确立家庭参与责任、明确政府及社区的角色、倡导社会主体责任等；钟仁耀

等 ［１］指出，农村互助养老存在互助价值偏离、经费和人员供给匮乏、结构功能失衡等认知性、组
织性和规则性困境，优化路径是制度化；韩振秋 ［４］ 指出，农村互助养老存在建用分离、供需错位、
服务单调及经费难等问题，须发挥村党组织及党员的作用、实现与脱贫和乡村振兴的对接、创新

服务内容和形式、加强医养结合建设等；朱火云等 ［１５］ 指出，农村互助养老存在结构固化、目标冲

突、互信度低等问题，须平衡权力结构、健全民主协商、创新社会参与。 可见，在农村互助养老

中，政府要积极发挥政策供给、制度建设、经费筹集等主导作用，同时，村集体、社会组织及村民

要切实发挥主体作用，不断提升农村老人、群众和社会组织在互助养老中的参与度和积极性，从
内部运行到外部保障两个方面，确保农村互助养老的多元化和持续、有效开展。

综上可见，当前国内学界对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已取得积极有效的进展，
但研究还欠深入、系统、精准和全面。 一是对农村互助养老作肯定性研究的多，而作否定性研究

的少。 二是对农村幸福院规划建设、政策扶持、资金投入、机制构建、主体责任履行等问题分析

较多，而对互助养老在中国农村成功运行并持续发挥作用的整体性和根源性研究欠缺，以致揭

示的问题、形成的结论、提出的对策趋同性高和体系化弱。 三是对国外经验分析和借鉴较多，但
对互助养老在中国农村发展所欠缺的条件及环境等困难分析较少。 四是从研究方法来看，当前

国内虽然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分别对互助养老进行研究，但实证研究缺乏对农村集体价值观

念、社会合作信任、社区聚合力及社会心理变化等的精准深入分析，导致对“农村幸福院互助养

老是否可行”难以形成有说服力的结论。 鉴于此，本文以相关研究文献及实地调查①为基础，分
析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特征和条件，对互助养老在中国农村发展的制约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由
此提出推动农村幸福院转型发展的可行路径及配套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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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实地调查”主要是：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 ５ 月，笔者在山东省临清市唐园镇担任驻村“省派第一书记”期间对唐园镇

部分农村幸福院和八岔路镇敬老院的多次走访调查；２０１８ 年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学研究所省情调研课题组对“山东省农村

幸福院建设与运营状况”的调查，调查地区为日照市兰山区、临沂市兰陵县、济南市长清区、菏泽市定陶区、聊城市东昌府区

等，共计 ９ 镇 ３７ 处幸福院，调查形式为问卷与访谈，调查内容涵盖建设模式、筹资方式、管理运营、入住情况、老人互助意愿、
社会参与等；２０１９ 年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学研究所省情调研课题组对“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供给状况”的调查，调查地区为山

东省兰陵县下村乡敬老院、增寿园公建民营养老机构、崮元村幸福院及兰陵镇新庄村幸福院、孙楼村幸福院，调查形式为访

谈，访谈对象主要是镇民政干部、村干部及部分入住养老机构和幸福院的老人，访谈内容主要是养老服务供给来源、质效和满

意度等；２０２０ 年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学研究所对日照市兰山区农村幸福院社会筹资模式的调查，调查形式为访谈；２０２１ 年 ３
月，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学研究所对临沂市兰陵县农村幸福院托管运营的调查，调查形式为访谈，访谈对象为县镇民政干部、
村干部及部分老人。



二、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特征与条件

养老是人类生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养老模式是指人们为了保障老年生活而在养老实

践中自发或通过制度安排所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标准化养老范式。 不同养老模式总是与特

定的社会条件相适应，或是嵌入特定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文化和社会政策等，彼此构成相

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耦合关系，共同维系着养老组织、行为和秩序的内在逻辑，集中体现着自身

的独特性，体现着人们对养老及其组织过程的基本认知。
（一）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特征

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是农村居民在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下，整合社区及其老龄资源，在集中

居住的基础上建立的以自助互助为原则、互惠交换为形式、多元服务为内容、积极老龄化为导向

的一种自治化和社会化养老模式。 其将老人的经济供养和养老需求满足结合起来，使养老由单

一保障变为多元保障，既注重老人的积极性发挥，也强调社区、社会组织、企业等主体的积极参

与，以提高农村老人的养老质量，从而使农村互助养老在理念、功能及实践上具有积极性、自治

性和个性化等特点。
１． 养老理念积极化

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是在农村养老资源不足和积极应对老龄化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积极

性是其本质特征。 要求老人在发挥能动性、满足自我养老需求和提升自我养老质量的同时，积
极参与、服务和贡献社会，为家庭、社会和国家分担负担，而不是成为负担，从而缓解养老资源供

给压力，提升养老服务供给质量，增强养老服务可持续性，这是农村互助养老的逻辑起点，也是

实现农村养老服务有效供给的现实选择，符合积极老龄化的精神内涵。
２． 养老方式自治化

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是以老人的积极性发挥为导向的，从老人的经济供养到日常管理，再
到互助服务都体现了自我、自为和自律的精神，从老人个体延伸至养老集体。 在养老意识、组织

和服务中，一方面突出老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要求老人动用自身智慧、力量和技能，实现养老

服务自给自足；另一方面强调养老集体自我融合、协调、和谐、共享的自主性，倡导集体行动，在
老人助他参与中实现养老服务集体自治。

３． 养老服务个性化

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注重对老人多样需求的满足，强调服务内容和服务形式多元化和个性

化。 一方面是以低成本投入、社区内服务、熟人间互助等解决多数农村老人不愿离村养老、养老

服务支付能力不足问题，保证每位老人对养老服务可得、可及；另一方面是建设开放性、张力化

的养老集体，为老人多层次、多时段养老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引导养老服务供需有序衔接和有

效匹配，使供给有效性真正融入养老服务，从而改善老人生活质量。
４． 养老角色多重化

农村幸福院中的老人在养老中的角色具有多重性。 老人既是养老服务主体，也是养老服务

客体，即老人既是养老服务的需求者，也是养老服务的供给者。 老人在服务自己和服务其他老

人的同时，也接受其他老人为自己提供服务。 老人既是养老集体的管理者，也是养老集体的管

理对象。 在相关政策制定中，老人也是重要的积极参与者。 养老角色的多重化使老人在养老中

既能发挥自助能力，也能通过互助平台发挥助他能力。
（二）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条件

作为相对独立、系统化和功能化的新型养老模式，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不仅具有多种显性

特征，而且内含多种隐性条件，这些条件源于互助养老的内在逻辑规定，不可或缺，渗透至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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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建设、要素配备、机制构建、功能发挥乃至老人认知和行为的各个方面。
１． 集体价值共识

养老对象集体化是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有效开展的基本前提。 集体化是指从分散化、原子

式的家庭移居至农村幸福院的农村老人在养老服务方面已形成独立、积极和同质性的“集体共

识” ，即共同的养老需求、利益、心理、习惯和老人对养老集体的依赖感、认同感、责任感等意识，
形成了在一定范围内对物质、思想及权益相互协调、保障、系统化且团结稳定的“有机集体” ，而
非“空间集中”的机械式、被动性或权宜性的“居住集中” 。

２． 稳定老人规模

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属于社会交换行为 ［１６］ ，反映的是老人在剩余生命期内依赖养老集体、
与集体内的其他老人形成照护、陪伴、交流、帮扶、精神慰藉等的互助关系。 虽然两者不是市场

性的等价交换关系，但本质上也要求交换互惠对等和可持续。 这就要求入住农村幸福院的老人

在长时期内维持适度稳定的规模，形成老人年龄和健康的层次结构，即社会保险中的“大数法

则”条件。 这样，农村幸福院中的老人才能连续梯次性地开展低龄助高龄、体质强助体质弱、自
理助失能的接力式互助养老服务，并在政策保障下，形成持续、稳定和有效的良性内循环。

３． 合作信任基础

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实质是共建式合作养老，养老服务的供给过程就是多元主体合作生产

的过程 ［１７］ 。 而合作的基础是信任，合作信任是对不同主体之间互惠关系的预期认可或认同。
从养老角度看，合作信任就是老人对老人、社区、社会组织、政府、互助养老服务及其保障制度的

倾向性信赖或理性选择。 没有合作信任，就不可能形成普适性集体养老共识及老人对养老集体

的普遍认同，更不可能在制度上形成稳固的综合保障体系。 即合作信任与互助养老是同构耦合

的，唯有如此，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才可能有广泛而积极的社会参与性。
４． 老人素质保证

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从参与到经济保障、互助开展、管理协调及老人积极因素发挥等，都是

以老人为主体、满足老人的意愿及需求而进行的。 老人在自助的同时，还可发挥积极情感、积极

特质、积极关系等积极因素 ［１８］ ，在积极参与中发挥余热和展现价值。 但互助养老属于高层次生

活 ［１９］ 、高层次需求 ［２０］ ，须以老人素质为支撑。 如照料、病护、辅助康复、用药、洗浴、餐饭、心理

安抚等，看似简单，实则均有专业性，不具备一定素质极易出问题，没有高度责任感、使命感及家

人般的团结意识将很难持续下去。
５． 满意质效保障

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缘于养老资源的不足。 互助的引入、自治的运营及低强度投入确实降

低了养老服务成本，但低成本不等于低质低效，因为减少的成本只是转移至老人及其家庭，作为

理性经济人，老人绝不会接受低质效服务，即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实质是以利益合作为基础的

养老，更需要有吸引力的服务，如丰富的内容、灵活的形式、精细的服务等。 否则，老人就不会用

“伺候”别人的美德去交换未来的“被伺候” 。 而要满足此要求，除老人须具有良好素质及经济

能力外，社区投入、居民参与、相关管理和服务等也须保质保效，形成内部素质与外部保障合力，
切实保障农村幸福院的吸引力。

三、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困境分析

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嵌入乡村社会结构，其发展必然受乡村社会各方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不单是简单的制度安排，或仅从养老角度分析即可解决的问题。 为此，须将农村幸福院互助养

老困境置于乡村社会的语境、变化和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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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实践积累少

当前普遍认为，互助养老在中国历朝历代均已存在，既有文化传统，又有实践基础，如矜寡

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唐朝的农社组织及悲田院、汉代的居养院及安济坊和

漏泽园、宋朝的乡约及范氏义庄、清朝的太监庙和姑婆屋等。 但研究发现，这些“例证”仅反映

了中国古代互助互爱、孝老敬老或善行义举的美德，与现代互助养老相距甚远。 原因有：一是

“例证”均不是社会性行为，只是政府、民间组织或富贵者等发起的对社会中的困难弱势群体施

以救助的慈善或救济行为，本质上属于社会救助范畴，而互助养老属于社会交换行为，具有典型

的社会性和普遍性，属于规范性养老保障制度范畴，不仅是社会行为，而且是政府行为。 二是

“例证”均不具有互助养老所特有的互惠性，处在救助机构中的老人只是享受政府、民间组织或

富贵者等给予的经济援助或机构人员提供的帮扶服务，彼此之间很少有互助服务，即便有，也是

临时的和短期的，与互助养老的长期性、稳定性和规则性不可比拟。 三是“例证”中的机构老人

仅是救助对象，与处于救助主体地位的机构人员、机构举办者在地位和权利上不对等，与互助养

老中参与主体的地位和权利平等不同。 四是“例证”均没有自治性，在救助机构中的老人只能

按照机构及举办者的意愿享受规定的服务，与互助养老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截然不同。
（二）集体共识建构难

集体共识是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的首要条件。 但研究显示，农村老人对互助养老集体共识

弱、积极性差、参与度低，如 ７０％以上的被调查老人不愿为家庭之外的老人提供照顾，认为互助

养老是伺候人的活，脏、累、风险大、责任重，且集体不可靠，不给报酬，还要缴费，未来服务不可

预期 ［２１］ 。 有些老人入住农村幸福院只是图吃饭方便和聊天解闷，不愿为其他老人服务；有些失

能老人愿意入住农村幸福院，但没有老人愿意照顾他们。 究其根源，主要是当前乡村社会从物

质结构到精神结构均发生了不可逆的颠覆性变化，社会性质已由原来的熟人社会变为半熟人社

会 ［２２］ ，熟人社会所形成的乡约、村约等集体性道德体系和规范已在这种转型中逐步趋向蜕变和

消解，如集体价值弱化、异质性增强、分化性增长、村民主体感丧失、社区内聚力减弱、价值多元

化等基本特征使得乡村社会意识形态正在变得更加张力化和分散化，相应地，也使农村居民对

生产、生活及养老形式的认同和选择产生了偏离集体价值的认知，甚至更多表现为保守性和不

确定性。 此外，市场的趋利性与小农意识的结合更是在心理和价值上强化了农民“为我而非为

他”的养老观念。 这种观念深植于当前农村基本经济社会制度并与之相适应，即互助养老集体

共识的形成与否取决于农村基本经济社会制度的变革，仅靠有限政策供给是很难生成的，这对

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是极大的挑战。
（三）合作信任维系难

合作信任是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的基础。 但调查显示，合作意愿不高与信任不足是当前农

村幸福院互助养老的突出问题，如老人之间合作积极性弱、频率低、效益差、缺乏安全感、对入院

养老协议不信任及担心生活不自由、人际关系不和谐等问题，甚至许多老人只是将农村幸福院

当做临时或短期的娱乐场所，被动参与、消极合作、流动频繁，以致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很难有

足够长的时间和适度的老人规模建构起可靠且可持续的合作信任关系。 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源，
同样在于农村基本经济社会制度的变化，如集体经济瓦解、土地集体所有权日益虚化不仅引致

了农村社会结构、社会性质、社会意识及农民社会身份等的变化，也带来了农村社会关系的异质

性和多层化发展。 一是农村社区人际交往关系由原来熟人社会中的情感化、亲密化和同质化关

系逐步演变为疏离化、功利化、工具化甚至陌生化关系，如交往减少、互动减弱、交往行为的物质

取向和利益取向增强、代际陌生感增长等；二是农村居民与村集体的关系也由原来的利益共同

体关系向松散而游离化的悬浮型关系不断演进，农村居民对代表村集体的村党组织和村民自治

组织的依赖、认同变得日趋弱化；三是基层长期压制性管理带来的干群矛盾累积及政府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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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等因素导致农村居民与基层政府的关系退化。 社会关系是农村社会合作信任的本体性基

础，其异质性变化必将对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合作信任的生成、存续造成根源性系统冲击。 此

外，农村社会信任体系不完善也是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合作信任维系难的重要制约因素。
（四）组织依托建设难

依托于健全社会组织是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的必要条件。 社会养老服务自治性越强，对社

会组织的依赖度就越高，对老人组织化水平的要求也就越高。 当前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居住在

村、供给在村、服务在村、管理在村，具有高度的自治性，这决定了社区、社区老人及社区中的社

会组织是其重要的参与主体，即以农村居民为主体的社区社会组织的健全与成熟是农村幸福院

互助养老的基本前提。 如国外互助养老的成功案例从发起、运营到管理都依托社会组织，并要

求老人以会员身份参加这些组织 ［２３］ 。 然而，由于历史传统和村民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当前农村

社会组织发展非常滞后 ［２４］ 。 调查显示，当前农村社会组织除村委会外，仅有老年协会、妇联、红
白理事会等，不仅数量少、规模小，而且人员老化、流动性也大，加之经费匮乏和专业性不足，导
致这些组织很少或不愿，甚至没有能力参与互助养老服务，存在的形式化或数字化问题突出；虽
然有的偶尔提供一些志愿性服务，但更多是基层政府或村委会的任务安排，缺乏独立性和主动

性，行政依附性强，且服务也存在连续性不足和质量不高等问题，调查中这两项问题占志愿服务

问题的 ７６．４％，导致老人对志愿服务信任低；当前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主要是由村委会勉强维

持的，所有事务均由村两委决定并管理，老人并未以主体身份参与其中，理论上的自治与现实的

不自治形成鲜明反差。 社区社会组织是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的承载主体，其缺失或参与不足，
必将使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集体共识、合作信任建设以及老人参与规模、精准便利的多元服务、
老人积极性发挥、与老人家庭和公共服务部门的沟通协调等难以有效保证。

（五）老人素质保证难

政策实施效果受制于政策实践对象。 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效果必然受老人素质的影响。
素质是综合性和结构性概念，是指人先天赋有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及后天社会化所获得的内在性

身心品质。 具体到互助养老，老人素质中对其影响最大的是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 研究显示：
文化水平对老人的互助养老意愿有显著影响，即老人文化水平越高，对互助养老的认知和参与

可能越高 ［２５］ 。 当前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村老人文化水平偏低，以山东为例，未上过学的近 ５０％，
小学程度的近 ４０％ ［２６］ 。 而且，当前农村仍然处于知识型劳动力持续转移的中期阶段，即在未来

相当长时期内农村老人文化素质的提升仍将保持缓慢态势。 同时，互助养老是以道德机制为基

础的养老模式，需要老人道德素质的支撑，但现实是农民道德分化问题突出，已陷入混乱和冲突

的境地，如信任缺失、人情冷漠、行为功利化等 ［２７］ 。 文化水平与道德水准的限制，使农村老人对

养老形式很难形成独立探索意识，对互助养老也很难在思想上构筑起认知、共识、信任和责任等

保障，更不可能形成积极、规范和有效的互助行为。 据调查显示，入住农村幸福院，多数老人是

缘于对家庭、代际等外部因素的考虑，而非缘于对互助养老的内源性认同，虽然有 ６５．１％的老人

对其有所了解，但互助意愿低、积极性差和流动性大，缺乏对互助养老自觉、一贯的践行意识，高
层次积极性发挥更是难以挖掘和体现，农村幸福院现有服务主要是由社区雇佣人员提供，服务

机构化和行政化色彩浓，只能做到集中养老而非互助养老。 可见，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在中国

农村的发展还存在超越对象条件的问题。
（六）质效提升保障难

养老服务模式不论采取供给导向型还是需求导向型，均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支持，即对互

助养老的投入及由此而提供的服务能否吸引老人、满足老人多元养老需求，这是农村幸福院互

助养老能否持续的重要保证。 但相关研究及调查显示：服务质效低是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存在

的最大问题，如专技化低、设施设备差、医养结合不够、服务单调等。 而提升服务质效就须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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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但经费从何而来？ 村集体是关键，但当前除沿海发达地区少数村集体在改革开放中获得

了可观红利而经济状况较好外，全国多数农业型地区的村集体已长期退出了生产经营，资金、资
源和资产所剩无几，经济薄弱，村集体常规服务和治理所需经费主要依赖于自上而下的转移支

付，对互助养老后续投入能力严重不足，即便维持农村幸福院正常运营也很困难。 政府虽然提

供了补贴，如山东每年向每处农村幸福院提供 ６０００ 元运营资金①，但仅能满足水电暖等基本消

耗，很难保证对市场技术、人才及服务的开支。 而且，由于农村老人收入少、社保待遇低和医疗

负担重等，也不可能通过提高缴费来增加筹资；社会捐助对互助养老的质效提升价值也有限，如
调查中村干部反映，当前社会捐助的主要是基本生活品及部分服务等，不仅不稳定、不连续，而
且对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服务的质效提升建设缺乏针对性。 从调查来看，由于现有服务对养老

意义不大，作为收入少和善算计的农村老人当然不愿买账。 即互助养老对服务质效的内在要求

与农村集体经济状况存在冲突或不对称问题，这是当前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质效提升难、服务

吸引力不足的重要经济根源。

四、农村幸福院转型发展的可行性路径分析

历经近十年的投入建设，农村幸福院已成为中国农村的重要养老资源。 面对互助养老困

境、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和机构养老认可低，积极推进农村幸福院转型发展已不可避免，极为紧

迫。 在农村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中，农村养老模式需要综合考虑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与习俗等多

种因素 ［１８］ 。 农村幸福院转型发展是农村幸福院在农村养老模式创新中的调适性转变，即通过

调整定位、优化功能、创新形式、强化合作等，对其改造提升和创新完善，改变其养老服务模式，
实现其机构化、平台化、社区化和合作化，使农村幸福院由互助性养老转向以多主体融合为基础

的多功能、专业化、立体式和普惠型农村社区综合性养老。
（一）农村幸福院机构化

农村幸福院机构化是指按照养老机构的模式和标准，对农村幸福院进行改造和建设，使其

成为为老人提供餐饮起居、卫生清洁、生活照料、健康管理、康复保健、精神娱乐等多层次、综合

性服务的机构，突出服务的大众化和基本保障的特点。 这种定位有助于明确农村养老服务建设

的方向、路径及多元参与主体的功能定位、责任划分、互动方式和关系边界 ［２８］ 。 农村老人不同

于城市老人，农村老人具有收入水平低、生产生活一体化、养老习惯乡土情感化和社会角色多重

化等特点，离村养老将给农业生产、家庭、子女及个人带来诸多不便，这是当前农村老人对社区

外机构养老认可度低的重要原因。 而把农村幸福院改造成适合乡村特点的社区养老机构，将使

农村老人不出村即可享受多元化和个性化养老服务。 当前农村幸福院虽然建在社区，但非养老

机构，而是以提供生活照料和文化娱乐为主的“村级老年人公共服务设施” ［２９］ ，虽然照顾了农村

收入条件、生产生活、养老习惯等，但削弱了其在养老服务中的地位、责任和功能，如服务对象选

择性强、供需匹配差、责任虚化、功能单调等，导致吸引力不足和积极作用难以发挥。 鉴于此，以
农村幸福院为基础，整合资源，依据村居人口规模，采取单村单建或多村联建模式，建立集生活

照料、特困供养、居家服务、医养结合和精神慰藉等功能于一体的社区综合养老中心，以满足多

元养老需求为导向、个性化服务为目标，完善设施设备、技术条件、服务队伍等，坐实农村幸福院

的养老机构属性，强化地位、提升功能、明确责任，从而弥补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不足的短板，健全

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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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幸福院平台化

农村幸福院平台化是指农村幸福院除具备养老机构属性外，还要将其建设成为具有聚集社

会性养老资源、农村社区老人与社区养老机构沟通交流等功能的开放性中介服务平台。 农村老

人从经济收入水平到家庭、代际关系等均存在分层化特征，同时农村老人文化水平低、健康意识

差、多数老人长期劳作身体素质不佳和生活质量不高，相应地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也存在层次性

和复杂性。 这种现状决定了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需要具有更强的包容性。 而通过农村幸福

院平台化建设，不仅可以帮助老人筛选、寻找符合个体条件和需求的服务，在更大范围内推进农

村养老服务开放性精准供给，而且还能利用机构内或社区外养老资源为农村老人提供健康咨

询、技能培训、结对帮扶、养老救助、社会关爱等服务，积极拓展农村养老服务的内涵。 当前政策

对农村幸福院的功能设计简单且封闭，不仅对老人吸引力不足，而且不利于老人对外部养老信

息、技能、服务等的全面了解，更不利于城市、市场和社会中的养老资源下沉至农村，直面农村家

庭及老人，常态化拓展业务和提供个性化服务。 如当前公益性、服务性和志愿性组织、养老和康

复机构等参与农村养老服务不足、效果不佳，与农村社区缺乏可依托的服务平台有直接关系。
鉴于此，立足农村社区，以农村幸福院为基础，以县、市、区为单位，整合县、乡、村三级养老资源，
在农村社区集中建设数据库，打造农村社区开放式、信息化和动态化养老服务平台。 在赋予农

村老人多样服务选择权和机会的同时，切实打通城乡养老服务资源流通堵点和痛点，积极推进

城市养老服务资源下乡、到村和入户，补足农村养老资源不足短板，促进养老服务个性化精准配

置，提升农村养老服务供给能力，形成城乡养老服务纵向一体、横向联结、互联互通和融合发展

的立体式网络。
（三）农村幸福院社区化

农村幸福院社区化是指农村幸福院与社区深入融合，从服务供给到经济支持，再到居民参

与，形成密不可分、相互支持和相互保障的融合型关系，使农村幸福院变为社区及其居民共建共

享的集体事业。 农村是地域性自然村落，在社会学中属于典型的传统型社区 ［３０］ ，农村幸福院只

有与社区融合，即与村集体经济、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社会组织和村民形成关系密切的

共同体，才可能有可靠的经济来源、政治支持和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这是农村养老治理和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的根本路径。 当前农村幸福院从政策上虽然属于村办养老设施，但从建设到运营

更多是政府在维持，与社区的融合不够。 为此，需要积极推进农村幸福院社区化。 首先，将农村

幸福院发展与乡村党建、村民自治和社会治理等深入融合，以提升基层组织力、执行力和战斗力

为目标，动员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其进行常态化和长效化建设，健全考评、明确职责，充分发挥基

层组织在农村幸福院发展中的领带作用。 其次，在核查村集体资产、明确集体产权和重建“空壳

村”资产的基础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将农村幸福院发展与村集体经济深入融合，明确其在

村集体资产中的地位及村集体经济对农村幸福院的责任，健全村集体对包括养老在内的社会服

务保障功能，同时以集体利益为纽带强化社区聚合力，使农村幸福院切实成为人人参与、关心和

支持的社区公共事业。 再次，提升农村居民的社会组织化水平，将农村幸福院发展与社区社会

组织深入融合，从服务到管理形成居民积极参与的组织化运作模式，使农村幸福院成为农村公

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农村幸福院要深入介入老人生活，对社区老人要建档管理、个性

化和长期跟踪服务。
（四）农村幸福院合作化

农村幸福院合作化是指农村幸福院作为开放性机构和社区服务平台，在社区化的基础上，
还要与家庭、养老机构、医疗机构等建立起纵向畅通和横向协调的融合关系，形成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优势互补、相互支持、相互衔接的立体式农村养老服务网络。 农村养老困境具有系统性

特点，从供需来说主要是资源供给不足但资源配置困难、潜在需求高涨但有效需求不足，这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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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决定了农村养老服务发展必须走借力、合作之路，这也是社会养老服务内在系统化特性的要

求。 当前政策对农村幸福院合作化建设仅限于老人之间的互助、少数社会主体的捐助等，对与

其他服务主体等的合作缺乏政策支持，这不利于农村养老资源优化配置、个性化服务选择、多元

养老需求满足及形成养老服务系统合力，推进农村幸福院合作化建设势在必行。 一是农村幸福

院与社区家庭要无缝对接和相互合作，在深入介入老人生活并提供个性化服务的同时，将家庭

养老的积极因素如对老人的情感关怀、心理疏导和经济支持等，引入社区养老，实现家庭养老社

区化；二是农村幸福院要利用社区服务平台，与养老、医疗、康复等机构合作，互联互通，将这些

机构集中的专业资源、人才和服务优势，如技能培训、居家服务、康复保健等，引入农村社区养

老，实现机构养老社区化和家庭化，同时这些机构通过平台也可拓展业务、扩大社会影响力，从
而促进养老资源由城市流向农村、由机构流向社区和家庭，实现养老资源优化配置；三是加强社

会保障建设，使养老、医疗、护理、救助等涉老社会保障服务向农村社区积极延伸和扩容，与农村

幸福院对接和社区养老服务融合，实现服务社区化，为农村老人生活创造更多便利条件。

五、农村幸福院转型发展的政策保障分析

农村幸福院转型发展实质是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创新与优化。 农村养老服务是政策性准

公共产品，良好的政策环境是农村养老服务快速发展与有效供给的必要条件。 特别是在农村养

老困境深层化和系统化集成的形势下，推进农村幸福院转型发展，即建设以社区养老为本的农

村养老服务体系，需要为其提供多方面的政策支持。
（一）确立社区养老为本的农村养老服务顶层设计

农村养老困境的系统化决定了农村养老服务发展须从内部破题，即社区养老而非市场化社

区外机构养老。 社区是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的根基，只有将社区养老夯实盘活，农村其他养老形

式才能积极发挥作用。 为此，在深入把握老龄化治理规律和农村养老困境深层根源的基础上，
确立以社区养老为本的农村养老服务顶层设计，将农村幸福院转型发展置于农村养老服务体系

创新优化的关键环节，统筹谋划、优先安排、重点推进，推动农村幸福院向社区综合性养老中心

转变，促进农村社区养老落地发展。 与此相配合，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充分利用整合和调配资

源的优势，推动养老资源向农村社区下沉，在设施建设、资金投入、设备配套、机制保障、监督管

理、法律法规等方面精准履职尽责，进一步做实社区养老的“为本”地位和养老功能，为以多主

体融合为基础的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完善创造条件。
（二）实施福利偏向为主市场为辅的社区养老政策

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的最大制约瓶颈是农村社会保障待遇不高、老人养老服务支付能力低。
这决定了当前乃至未来相当时段内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只能是偏福利化而非普遍市场化，即福

利偏向为主和市场为辅，这是解决农村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根本路径。 农村社区综合性养老机

构的村办定位、村集体经济投入、政府补贴、居民和社区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社区自治运营等设

计，已经为其服务的福利性夯实了基础。 但偏福利化并不忽视市场作用，农村社区养老要提升

质效，离不开市场主体的参与，应通过财税、金融、政策赋责等综合政策，激励市场企业、养老机

构等切实将养老服务归至以人为本、以养老效益为先、以老人需求为导向的轨道，通过合作积极

参与农村社区养老，促进和引领农村社区养老逐步提质增效、提高满意度和增强社会吸引力。
（三）建立以社区居民为主的自治型社区养老队伍

养老服务队伍建设是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难题。 面对农村系统性养老困境和

养老服务职业的特殊性，建设农村社区养老服务队伍不可参照城市市场化模式，而只能立足社

区及其居民而非仅靠政府投入和社会参与，即农村社区养老服务队伍建设必须从内部破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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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为主、以内带外、内外结合，而非一味地以政策及投入从外部进行市场化推动，这是农村社区

养老服务队伍建设的基本方向。 为此，依托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和社区常住居民，以开发农

村闲置劳动力、老龄资源等为切入点，以提供基本养老服务为目标，整合资源、做实政策、明确责

任，发展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组织，组建农村社区养老服务队伍，建立起“社区党建＋社区社会组

织＋社区养老服务队伍＋社区综合性养老中心”的社区养老服务运营机制。 同时，以嵌入形式及

政府购买、补贴、政策赋责、合作等办法，引导社区外专业养老服务力量参与农村社区养老服务，
带动农村社区养老服务队伍发展。

（四）确保农村社区养老机构管理与服务的自治性

农村社区养老机构属于村办机构。 自治性是农村社区作为社会单位的最显著特点。 农村

社区养老机构的管理、运营和服务需要顺势而为，将村集体自治传统、意识、机制等切实融入其

中，变为农村社区养老的共识、政策和行动，充分挖掘农村社区养老资源，释放农村社区“自治

性”养老潜力，如借助社区“熟人社会”优势开展养老需求管理、分类施策、家社合作和养老救助

等，从而把社区自治优势转化为社区“自治性”养老优势，提升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的供需匹配性

和个性化水平，同时增强农村社区聚合力。 为此，政府需要在精准尽职的基础上摆正与社区的

关系，避免过度介入和干预。 合理放权，赋予农村社区自我组织、自我决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的能力，充分发挥社区自治的作用，确保社区及其居民在其中的主体地位。
（五）提升家庭在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中的供给能力

家庭是农村社区的细胞，是农村社区养老的基础力量和支撑点。 面对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

化，需要对其提供政策支持，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提升家庭在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中的供给能

力。 调查显示，农村家庭养老主要是子女供养，虽然少数老人有一些劳动创收或储蓄，但相对于

养老开支占比很低①，所以对家庭的支持主要是对家庭子女的支持。 一要通过细化责任、道德教

育、舆论宣传和法规保障等，强化子女对农村老人的经济供养。 二要把对农村家庭养老的支持

社会化。 如应为父母在农村的农民工、单位职工等提供陪护假、亲老假、交通补贴、孝老救助等

支持，使家庭力量和情感等积极因素在农村社区养老中得到有效发挥。
（六）提升农村老人对社会化养老服务的支付能力

交换是社会养老服务政策的基本机制，破除农村养老服务困境关键在于提升农村养老服务

支付能力。 在强化家庭对老人支持的同时，积极拓展其他支持渠道。 一是引入家庭收入调查，
为特困、低保户、低收入及特殊困难老人提供不同档次的特殊补贴，保证这些老人对基本养老服

务可得可及。 二是按照个人缴费和分档补贴相结合原则，运营农村社区养老机构，增强农村社

区养老服务供给的福利性，减轻农村老人对社区养老服务的支付负担，使得农村社区养老服务

由残补型向普惠型发展。 三是在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加大村集体对社区养老的投

入，拓展村集体对老人的个性化支持，如养老救助、资助、福利、关爱等，健全村集体养老责任。
四是完善农村长期护理保险和补充养老保险，建立城乡社会保障待遇一体化推进机制，增强社

会保障对特困、低保户、低收入及特殊困难老人的支持，如提升养老金、医疗报销或救助额等，强
化社会保障对农村养老的支持。 五是探索农地和宅基地对农村养老的支持路径。

（七）实施农村社区养老智能化与网络化发展工程

农村处于养老资源稀缺区，养老服务获取受时间和地理环境的束缚，特别是对优质养老服

务的获取便利性差且成本高。 因此，优化城乡养老资源配置，促进农村社区养老发展，必须加快

农村社区养老智能化与网络化建设。 一是制定农村社区养老智能化与网络化发展规划，并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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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乡村村庄规划和社区建设，作为农村社区的基础设施统筹布局和稳步推进。 二是整合互联

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高端技术，建设以社区养老中心为平台、适应农村老人生活特点

和多元养老需求的农村养老服务智能网络，为农村社区养老集聚资源、居家服务、健康管理、代
购服务、紧急救援及多元主体融合提供技术支持，打造乡村智能养老社区。 三是加快农村适老

产品的研发、生产与推广，使适老产品尽快融入农村老人的生产生活，成为农村养老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 四是推进乡村社会保障服务系统与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系统对接，使农村社会保障服

务进村入户，进一步提升农村老人养老生活的便利性。

参考文献：

［１］钟仁耀，王建云，张继元 ．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制度化演进及完善［ Ｊ］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２０（１） ：２２－３１．

［２］贺雪峰 ．互助养老：中国农村养老的出路［ Ｊ］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５） ：１－８．
［３］袁书华 ．供需视角下农村幸福院可持续发展对策探究———以山东省 ＬＹ 县幸福院调研为例［ Ｊ］ ．山东师范大

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１） ：１０６－１１３．
［４］韩振秋 ．我国农村幸福院问题、成因及对策———基于五省调研数据分析［ Ｊ］ ．学术探索，２０２０（５） ：５１－５９．
［５］山东省民政厅 ．山东以幸福院为切入点破解农村养老服务难题［ Ｊ］ ．中国社会工作，２０２０（１１） ：１６－１７．
［６］文丰安 ．农村互助养老：历史演变、实践困境和发展路径［ Ｊ］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

（１） ：１０５－１１３．
［７］祁玲，杨夏丽 ．西北农村互助养老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Ｊ］ ．学术交流，２０２０（８） ：１３７－１５２，１９２．
［８］杨静慧 ．互助养老模式：特质、价值与建构路径［ Ｊ］ ．中州学刊，２０１６（３） ：７３－７８．
［９］张志雄，孙建娥 ．多元化养老格局下的互助养老［ Ｊ］ ．老龄科学研究，２０１５（５） ：３３－３４．
［１０］贺雪峰 ．如何应对农村老龄化———关于建立农村互助养老的设想［ Ｊ］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１９，３６（３） ：５８－６５．
［１１］赵志强，王凤芝 ．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 Ｊ］ ．农业经济，２０１３（１０） ：２４－２６．
［１２］赵志强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困境与策略［ Ｊ］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１） ：７２－７５．
［１３］曲绍旭 ．多中心治理视角下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制度发展路径的优化研究［ Ｊ］ ．广西社会科学，２０２０（ １） ：５５

－６０．
［１４］李翌萱，蒋美华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支持体系的多元整合与优化———基于关中农村 ９ 所互助院的调研［ Ｊ］ ．

中州学刊，２０２０（６） ：８３－８７．
［１５］朱火云，丁煜 ．农村互助养老的合作生产困境与路径优化———以 Ｘ 市幸福院为例［ Ｊ］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２） ：６２－７１．
［１６］彼得·Ｍ·布劳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Ｍ］ ．李国斌，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５０－１１３．
［１７］Ｏｓｔｒｏｍ Ｅ．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ｗｏ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Ｊ］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９７２，

５３（３） ：４７４－４９３．
［１８］向运华，李雯铮 ．集体互助养老：中国农村可持续养老模式的理性选择［ Ｊ］ ．江淮论坛，２０２０（３） ：１４５－１５９．
［１９］克鲁泡特金 ．互助论：进化的一个要素［Ｍ］ ．李平沤，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１１－１３．
［２０］亚伯拉罕·马斯洛 ．动机与人格［Ｍ］ ．３ 版 ．许金生，程朝翔，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５９－６０．
［２１］于长永 ．农村老年人的互助养老意愿及实现方式研究［ Ｊ］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 ２） ：１１６

－１２３．
［２２］贺雪峰 ．未来农村社会形态：半熟人社会［Ｎ］ ．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３－０４－１９（Ａ８） ．
［２３］李明，曹海军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国外时间银行的发展及其对我国互助养老的启示［ Ｊ］ ．国外社会科学，

２０１９（１） ：１２－１５．
［２４］詹成付 ．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工作讲义［Ｍ］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２００８：４２．
［２５］郝亚亚，毕红霞 ．山东省农村老人社区互助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Ｊ］ ．西北人口，２０１８（２） ：９６－１０４．
［２６］齐鹏 ．农村养老服务长效机制的构建［ Ｊ］ ．中州学刊，２０１９（５） ：７２－７９．

５１１

第 ３ 期 齐鹏 　 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困境与转型



［２７］吴春梅，张士林 ．转型期农民道德的分化、困境与共识［ Ｊ］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 ３） ：６８－
７５，１５１－１５２．

［２８］费迪南德·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Ｍ］ ．林荣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４９
－５０．

［２９］齐鹏 ．农村养老服务队伍建设的三个基本问题［Ｎ］ ．中国人口报，２０２１－０６－１８（３） ．
［３０］杜鹏，安瑞霞 ．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下的农村互助养老［ Ｊ］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 ３） ：５０

－５７．

（责任编辑：刘浩）

Ｏｎ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Ｈｏｕｓｅ
ＱＩ Ｐｅ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ｍｕｔｕａｌ ｃａ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ｉｓ ａ ｎｅｗ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ｍｏｄ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ｏｌｅｓ．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ｉｌｅｍｍｉｅ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ｈｏｕｓｅ ｆｏｒ ｍｕｔｕａｌ ｃａ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ｇ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ｉ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ｉｎ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ｔｒｕｓｔ，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ｉ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ｉｎ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ｉｎ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ｗｅ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ｈｏｕｓｅ ａｓ 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ｇｉｖｅ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ｔｏ ｐａ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ｕｒａｌ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Ｈｏｕｓｅ； Ｍｕｔｕａｌ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Ｐｅｎｓｉｏｎ

６１１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２ 卷


